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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大泰山 ·深调查

大学生义工骑车宣传低碳受伤，陷入无钱治疗困境

义工出意外，权益难保障
本报记者 路冉冉

义务捡拾垃圾，翻入路边沟内

15 日下午 2 点左右，记
者在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重症监护室见到了车赞的
父母，陪同他们的还有泰山
义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崔山
以及其他几名成员。每天下
午的 3 点至 3 点半是家属
探望时间，他们守在重症监
护室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去
看一眼躺在病床上的车赞。
看到记者到来，车赞的母亲
紧紧握住记者的手，流着泪
不断地说：“谢谢，谢谢这么
多好心人的帮助。”

崔山告诉记者，11 日，

他们一行 16 人在天地广场
进行“低碳环保、绿色出行、
健康你我”的爱心宣传活
动，随后骑自行车到天烛峰
景区捡矿泉水瓶等垃圾。当
日下午 4 时左右，正当义工
们返回时，车赞自行车的车
闸突然失灵，翻入路旁沟
中，她的头部撞在墙上。车
赞被同伴随即送到了解放
军第八十八医院，并于当晚
进行了 5 个多小时的抢救，
手术后，还没有完全清醒的
车赞被转到重病监护室。

“当时诊断结果是头皮

下出血，颅内出血，肺内创
伤，骨盆内少量出血，还有
脑干有多个出血点。经过 2
天多的治疗，车赞已经能进
行简单的交流，但医生说她
至少还要在重症监护室观
察 10 天。”崔山告诉记者，
截至 15 日下午，车赞的治
疗费用已经花掉了 4 . 1 万
元，泰山义工组织垫付了
3400 元。除去车赞在学校购
买的大学生医疗保险的赔
付 55% 的医疗费外，其余的
医疗费，只能靠社会捐助
了。

东拼西凑筹钱，治疗陷入困境

车赞的母亲宋秀娟含
着泪告诉记者，他们家在淄
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车家村，
她和丈夫车立长都是农民，
丈夫一直在内蒙古打工。宋
秀娟在女儿受伤当日赶到
泰安，车立长从内蒙古鄂尔
多斯奔波一天一夜后也赶
到医院。“这几年为了供孩
子上学，家里根本没有什么
积蓄，我们又没有其它的经
济来源。车赞出事后，她舅
舅发动亲戚朋友借来 5000
元钱。“我们都是农民，哪有
什么钱。”宋秀娟抹了把眼

泪告诉记者，还好有义工们
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救助，总
算暂时解决了一部分治疗
费用。

“我们知道女儿在做义
工，都很支持她，她清醒后
我们第一次去看她，她有些
艰难地嘱咐我和他爸爸，说
这次的意外跟义工组织和
其他任何人没关系，是她自
己造成的，让我们不要责怪
别人……”说到这，宋秀娟
忍不住哽咽了。崔山告诉记
者，第一次去看车赞时，车
赞见到他的第一句话竟然

是：“老大，对不起，我车闸
坏了，给你们惹麻烦了。”

15 日下午 3 点左右，探
视时间到了，车赞的父母和
义工们轮流进去看望车赞。
当记者进去探望时，躺在病
床上的车赞头上缠着一层
厚厚的纱布。当问起康复后
的打算时，车赞说，她以后
还会坚持做义工。医生告诉
记者，车赞的情况已经有所
好转，由于担心一些后遗症
和并发症出现，因此还需要
观察一段时间。

最怕出意外,免责声明成重要条例

崔山告诉记者，目前，
在义工成员组织上，有 2/3
都是高校大学生，其余的是
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之
所以大学生占的比例高，是
因为大学生的空闲时间相
对较多，有参加各种志愿活
动的先决条件。”崔山表示，
也是因为这样，他们也很重
视义工的安全问题。车赞的
意外，是泰山义联合会成立
以来，第一次有成员出现意
外事故。而这，也恰恰是义
工们最担心的事情。

崔山介绍，泰山义工
联合会主要开展助学、助
老、助残、其他弱势群体关
注、青少年问题关注、环保
以及一些社会公益性宣传
活动。“活动的种类、地点

时常变换，义工在志愿者
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除
了自己承担外，义工组织
能做的，就是将消息发布
到网上，寻求社会救助。”
崔山告诉记者，在泰山义
工网站上的一些相关条例
中，免责声明往往会被放
在第一位。声明中会指出，
志愿者活动以自愿参加为
原则，无任何强迫性，外出
活动时若出现意外，义工
组织只有帮助救治的义
务，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声明中指出，义工成员参
加任何活动，都要个人承
担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
风险和责任，包括财产安
全、生命安全等。

“这也是无奈之举，作

为一个公益性的社会民间
组织，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及保障的条件下，确实没有
能力承担这些责任。而作为
一个民间组织，参加活动的
义工行为均是自愿行为，政
府也没有相关部门承担这
一责任。”崔山无奈地告诉
记者，他曾在河南做志愿者
救助艾滋孤儿时，经常会面
临很多危险。政府担心负面
影响出面干预不说，有些患
者排斥救助，经常会和志愿
者发生冲突，有一名志愿者
曾经被一个艾滋病患者抓
伤手臂，虽然服用了相关防
治药物，但还是患上了“恐
艾症”和抑郁症，而这些风
险，只能由志愿者自己来承
担。

“作为一名义工，在参加公益活动时，最担心的恐怕就是
发生意外而受伤了。”泰山义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崔山说。这个
观点，在很多泰城义工的脑海中还是一种理论性的思维，但
是对于躺在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车赞来说，
她的理解就格外深刻。

6 月 11 日，车赞骑车宣传低碳环保时从自行车上摔了下
来，重病和贫困的家庭环境形成强大的心理落差。而这一摔，
摔出了义工们最担心但又是最避讳的的一个话题：义工在服
务中出了类似的情况如何能得到相应的保障？爱心与回报的
平衡点该如何把握？

要尽可能地保护好自己

已经做了 2 年多义工
的秦阳告诉记者，由于大
家都知道志愿者活动属于
一种自愿行为，又是民间
组织，因此每次活动前都
会详细策划活动实施方
案，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尽
量都想到。“义工活动有时
候会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
方，开始我们也是很担心
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后
来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外
出时尽量乘坐公交车。”秦
阳说，她现在有工作，单位
购买了五险，因此对她们
这样的义工来说，在保险

上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像
车赞这样的大学生毕竟占
了绝大多数。这些学生通
过学校购买的多数只有医
疗保险，一旦出现严重的
意外伤害事故，这部分保
险也难以保障治疗费用。

同样做了 2 年多义工
的宋其会也表示，虽然每次
活动时大家都会尽可能地
做好保护工作，但还是会担
心突发意外事故。“我在
2009 年查出患有尿毒症，
2010 年恶化后开始透析治
疗，这期间多亏了社会各界
的捐助，我才度过了难关。”

宋其会告诉记者，作为一名
义工，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可
能地保护好自己。

而在日常组织活动时，
不被人理解甚至被误解更
是家常便饭。崔山告诉记
者，2009 年，泰山义工响应
残联助残日的号召，组织义
卖爱心书签时，很多人问他
们，是不是卖了钱之后就有
钱去“搓”一顿了。就算是外
出清理小广告，也会有人问
他们，一天多少钱？面对这
种情况，义工们首先会解
释，解释不通时也只能一笑
了之。

车赞的父亲进重症监护室探视。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11 日下午 4 时左右，正当义工们返回时，车赞自行车的车闸突
然失灵，翻入路旁沟中，她的头部撞在墙上。

“我们都是农民，哪有什么钱。”宋秀娟抹了把眼泪告诉记者，还好
有义工们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救助，总算暂时解决了一部分治疗费用。

义工成员参加任何活动，都要个人承担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
风险和责任，包括财产安全、生命安全等。

志愿者活动属于一种自愿行为，又是民间组织，因此每次活动前都
会详细策划活动实施方案，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尽量都想到。


